
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发布《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
明确提出要以现金聘请技术人才。“凡
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
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
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
接洽，并填写履历，转询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可答
复并谈判条件，于订立合同后，护送入
苏区。”

这则“招贤令”仅 130 余字，言简意
赅、指向明确，生动折射出党和苏维埃
中央政府招才、引才、用才、聚才的坚定
决心和战略远见。这是红色政权公开
颁布实施的第一个“招贤令”，它见证和
讲述着党管人才工作在中央苏区的探
索和实践。

为什么要发布“招贤令”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新生的红
色政权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国民党反动
政府残酷的军事“围剿”与严密的经济封
锁。在这种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中央苏区
不仅要坚持武装斗争，还要进行经济社会
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军工通
信等各项事业。但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当
时基础薄弱，劳苦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
高，专业技术人才的极度匮乏成为制约中
央苏区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瓶颈。

1930 年 9 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文
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已明确提出要

“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
的干部人才”。随着反“围剿”斗争的深
入，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进
一步意识到，单靠中央苏区内部培养难
以满足急剧增长的人才需求。1933 年
10 月，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建设大会指
出，教育缺乏“服从于战争”的意识。同

年 11 月，《中央关于开展反对五次‘围
剿’运动的紧急通知》明确要求，要大量
征调“工人，失业工人，革命学生，智识劳
动者，医生，工程师，技师，专门家等”进
入中央苏区服务。

由此可见，发布“招贤令”的直接动
因，是战争与建设的双重压力。中央苏区
急需医疗、通信、军工、农业等领域的专业
人才，以支撑前线作战与后方发展。而当
时苏区内部人才储备不足，尤其是高技术
领域亟需从外部引进。这一举措，也凸显
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

“技术与革命结合”的远见卓识，尝试以人
才引进打破封锁、增强实力，应对战争与
建设的需要。

各方人才涌入中央苏区

尽管面临国民党严密封锁与交通阻
隔，这则“招贤令”仍取得了重要成效，吸
引了一批来自白区、旧军队乃至海外支持
革命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苏区。

早在 1929 年 6 月，毛泽东在给中央
的报告中就提到红军急需医生、造炸弹
师等技术人员，请求中央派人支援。
1931 年初，中共中央选派贺诚、彭真、陈
志方等医疗卫生人才骨干前往中央苏
区。1933 年春，曾在德国学习工业技术
的兵工专家刘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成
为军工建设的重要骨干。这些由中央直
接选派或从海外归来的专业技术人才，
政治可靠、技术过硬，成为中央苏区科技
事业的奠基者。

1933 年发布的《征求专门技术人才
启事》明确表示，可通过各地共产党组织
或群众团体接洽人才。这一政策吸引了
一批技术人员。例如傅连暲，原汀州福音
医院院长，携全部医院设备与家产迁往瑞
金，成为“苏区第一个模范”；戴济民，毕业
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原在吉安开设私人诊
所，经红军争取后携带全部药品与医疗器

械加入红军；韩日升、刘广臣、郝希英等奉
天兵工厂技术工人，于 1932 年被选派进
入中央苏区兵工厂工作。

同时，红军还注重对国民党军队中起
义与被俘人员的转化。例如王诤、刘寅、
李治等人在龙冈战斗后脱离国民党军队，
加入红军，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奠
基人；军医陈义厚在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
并入党。1932年4月漳州战役后，红军动
员了原国民党军修械厂的二十多名技术
战俘加入官田兵工厂。这些人员经过思
想改造与技术整合，逐渐成为中央苏区科
技工作的骨干力量。

据统计，至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
中央苏区累计引进了数百名专业技术人
才，涵盖医疗、通信、军工、农业等多个领
域。虽然总体数量有限，但在当时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已属不易。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一经融入中央苏区的革命洪流，便迅速在
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医疗卫生、通信联络
等各个关键领域展现出巨大能量，发挥了
先锋队、突击手、排头兵的作用。中央苏
区先后创立了无线电学校、军医学校等专
业技术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本土技术骨
干，也初步形成了“教育—实践—服务”相
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党管人才”的初始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就高度
重视人才的政治引领与生活保障，体现出
对人才的充分尊重与信任，并初步构建了

“党管人才”的工作框架雏形。
在政治上充分信任与重用人才。

1933 年 10 月召开的苏区教育大会上，
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代表苏维埃中央
政府宣布：“苏维埃政府是工人和农民
的政府，他吸引一切愿意为苏维埃服
务的‘人才’，旧的教员，专门家，旧的
知识分子以及各种的自由职业家工

作，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真正的爱护
人才的政府。”

在物质与精神上充分激励与优待人
才。中央苏区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仍
尽力为人才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保障。
1934 年 2 月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
例》，将教员在生活费、帮助耕田、减纳土
地税、看病等待遇提升至与苏维埃政府
工作人员同等水平。1934 年 6 月发布的
《中华苏维埃关于军工工人待遇的命令》
规定，各军事工业工厂的工人，除本人得
享受红军各种优待外，“由白区来的（特
别是专门技术人才），应予以相当津贴，
以便供给其在白区的家属的生活”。参
加宁都起义后到红军学校任教员的吴子
罕，因教学水平高、工作积极，学校特给
予每月 50 元津贴。他深受感动，坚决请
求免除给他津贴，以支援革命战争。但
学校只同意减发三分之一。后来他一再
请求免发，学校只准再减三分之一，以示
对其贡献的认可。这些措施虽简单，却
充分体现了党对人才的重视，为“党管人
才”积累了初始经验。

在组织上充分保障与培养人才。中
央苏区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专业技术
管理部门和领导机构，如总卫生部、卫生
研究会等，为科技人才提供强有力的组织
保障。同时，通过设立各类专业技术学校
和研究机构，系统培养和任用人才，初步
形成“政治引领、技术培养、组织保障”三
位一体的人才工作模式。

红色政权的第一个“招贤令”，是中国
共产党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开展人才工作
的开创性实践。中央苏区的人才工作告
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政治引
领；推动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打破地域
与出身界限广泛吸纳人才；通过制度建设
保障队伍稳定。这些原则与举措不仅有
力支撑了中央苏区的生存与发展，也为党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才工作提供了经验
和初始样本。

回望红色金融的源头，我们清晰地
看到一位关键人物——毛泽民。在极
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以坚定的信念为红
色金融事业夯实根基，以廉洁的操守守
护革命的经济命脉。追溯这段历史，正
是为了寻找红色金融的精神密码，汲取
继续前行的力量。

白手起家的奇迹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

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极
端困难条件下，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
地，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金融作为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段岁月里顽
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
指定由毛泽民负责。面对金融人才严
重缺乏、没有准备金、苏区内多种货
币混乱流通等重重困难，毛泽民迎难
而上。

他深入调查苏区财政金融状况，很
快将财政部库存的 20 万元现金、库房
及管理人员全部接收过来，成立了国家
银行金库。靠着这 20 万元，苏维埃国
家银行开始了艰难起步。

当时，银行仅有 5 名员工，办公场
所是借用的一家农民的房子。楼上楼
下共有一个小厅和四个房间。楼下小
厅作营业室，一个房间作库房，楼上三
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
室，另外两间和房外走廊是工作人员的
宿舍。

另辟蹊径的智慧
毛泽民深知自己从前的财会经验

不足以建立系统、完善的银行制度体
系。在无法延请专家，也无先例可循的
情况下，他另辟蹊径，要求银行工作人
员深入红军各部，号召战士们在清理战
利品时，将有关经济的表格、书籍、用具
等一律收回，然后集中进行研究。

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
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
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
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
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
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使财务制度更规范
和严谨。

仅用了几个月时间，毛泽民就整理总结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
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了国
家银行的运营管理。

货币战场上的防线
面对当时苏区货币品种繁杂、行市差价不一和白

区派遣特务套购根据地物资、侵扰货币市场的混乱局
面，毛泽民决心统一货币，重建苏区货币金融体系。

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尽快印刷出纸币。在去上
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毛泽民决
计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他就号召大家捡些
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
头。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
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在 1932年 7月 7日印制出了
第一批统一纸币。1932年，中央造币厂成立。有了统一
的货币，毛泽民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
均按新发行的苏维埃国币计算，白区纸币禁止流通。国
家银行一举清扫了昔日货币市场混乱的局面。

1933 年，由于国民党加紧了经济封锁，使得苏区
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同时大量假币流入苏
区，扰乱了金融市场。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不
小心披在身上的羊毛衫被火烧着了，这启发了他：制
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
币的特殊纤维，也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
来辨别钞票的真伪。货币战场上的胜利，为苏区筑起
了一道金融防线。

扁担上的国家银行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当时国家

银行总行工作人员有七八十人，经过动员，只有毛泽民
等14人参加长征。长征中，国家银行组成一个大队，编
属为十五大队，有 100多个运输员，挑着 100多副担子，
其中有几十担苏区铸造的白洋，几十担票子和一担印票
子用的机器、材料等，还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

这就是“扁担银行”的由来——整个国家银行的资
产，就靠着一根根扁担挑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曲折的长征路上，战斗频繁，缺吃少穿，饥寒交
迫，员工们全凭坚强的革命信念支撑努力前进。不幸
的是，途中牺牲了 6 位银行人员。到达陕北时，只剩毛
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钧、曹根全、任远志、黄亚光
和莫钧涛 8 人。令人惊叹的是，经清点，“扁担银行”的
家当尚存有黄金 2 担、白银及银圆 12 担，另有珠宝若
干。核对账目之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
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圆。

“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
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廉洁奉公，一尘不

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
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
勤俭节约！”

有一次，中共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
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一碗米粉肉，到财务报账时，毛泽
民坚决不同意，并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
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不应该
用公款招待。”他对方志纯说：“志纯同志，这笔钱要从你
自己的伙食费中报销！”

在毛泽民的率先垂范和严格要求下，国家银行从未
发生过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

1943年 9月 27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 47
岁。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
的职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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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政权的第一个“招贤令”
□苏春生 杨醒国 廖九平

平凡挑夫 无名英雄
□汪行舟

在江西省的最南端有座县城，名曰：定
南，在定南县的最东部有个村庄，名曰：兴隆。

村中蜿蜒着一条看似普通却意义非凡
的山路，它曾是古老的驿道，后来成为关键
的盐道，更是一条著名的红色交通线。

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
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
的政策，严禁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之间的
商品流通，企图使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
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绝境。

为打破封锁，中国共产党动员边界群
众，开辟了一条条秘密通道。1930年前后，
粤北、闽西、赣南地区出现了“十万挑夫上
赣南”的壮阔景象。定南、龙川等地的民
众，用肩膀和双脚，以热血与牺牲，踏出了
一条条通往中央苏区的生命线。

这些挑夫，多数姓名已湮没于岁月，但
他们的壮举如炽热星辰，永远照亮历史的
长河。下面讲述的，就是其中三位无名英
雄的故事。为了方便称呼，笔者为他们取
了化名。

少年初涉险途
1931 年仲夏的傍晚，铅灰色的云层低

压，夕阳挣扎着将最后一点残光泼洒在龟
裂的田野上。

少年宋小盐，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
李大爷，走在蜿蜒狭长的山道上。这是他
第一次出门“做买卖”——以贩卖牙粉、电
筒等日常用品为掩护，从广东海陆丰夹带
两三斤食盐，冒险运往瑞金。

干粮早已耗尽，饥饿与疲惫不断侵
袭。宋小盐稚嫩的脸上汗水涔涔，干裂的
嘴唇如同久旱的土地。

他正想坐下歇息，走在前头的李大爷
连忙转身，将一个干瘪的红薯塞进他手里。

“小盐，你垫点肚子，才会有力气。”宋
小盐婉拒，李大爷却不由分说，他睁大浑浊
的眼睛警惕地扫视四周，压低声音道：“前
面就到了哨卡，那有‘白狗子’的盐警，我们
小心点。”

听到“白狗子”几个字，宋小盐的手
有些不听使唤，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就
在几天前，与他们同行的伙伴朱西北，在
遭遇盘查时，因惊慌逃跑，被子弹击中腿
部。他被盐警殴打致死，货物也被没
收。那惨烈的画面，至今在宋小盐脑中
挥之不去。

李大爷上前仔细地检查了下宋小盐的
挑山棍——里面中空，藏着食盐。确认无
误后，李大爷紧了紧宋小盐扁担上的绳子，
安慰道：“小盐，不要害怕，有叔公在。”宋小

盐颤抖着轻声问道：“叔公，‘白狗子’不会
发现吧？”李大爷镇静地微笑说：“别怕，跟
着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你都别吭
声。”宋小盐不住地点头。

智闯江广亭盐哨
李大爷理了理箩筐，然后从地上抓起

一把树叶分别洒在两人的箩筐里。两人挑
着箩筐，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破旧手电筒
的微弱光线在崎岖的山路上跳跃，布谷鸟
的叫声忽远忽近。

两人接近江广亭盐哨，踢踏的脚步声
引来了呵斥：“站住！什么人？”“白狗子”盐
警立刻用手电筒射过来。

李大爷立刻换上谦卑的笑容，用当地
方言答道：“老总，老总， 哋隔壁兴隆嗝
（我是隔壁兴隆的）。”盐警持枪上前，粗暴
地将箩筐里的货物倒翻一地。“有没有夹带
盐？”一个盐警厉声问。

随着盐警手电筒光束的扫射，宋小盐
条件反射地屏住呼吸。

李大爷将两包红荷牌香烟递上去。其
中一个盐警用手一挡，说：“别来这套，你们
有没有夹带盐？”“哎呀，老总，您可别开玩
笑了，我们只是做点小本生意，怎敢带盐，
这可会掉脑袋的啊？”李大爷连忙搭话，“老
总，我可是这条道上的老面孔。”说着，李大
爷又将香烟递上。另一个盐警正要查看他
们的挑山棍时，从江广亭岗哨传来一个声

音，“诶，听这声音好像是李大爷吧？”李大
爷连声应道：“是我，是我，朱站长好，朱站
长好！”

安插在江广亭的地下党朱伯群在一个
盐警的陪同下，循着光亮快步走了过来。

朱伯群一只手夹着一支烟，一只手
插在裤兜里。朱伯群指着那两个检查的
盐警说：“箩筐都查了吗？有没有什么发
现？”两个盐警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
发现。”朱伯群绕到李大爷后面，故意指
着宋小盐问：“这人怎么不说话？”李大
爷立马回道：“朱站长，他是哑巴，他不
会说话。”

“哦……”朱伯群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
觉的微笑，长叹一声，很自然地接过李大爷
手里的两包香烟，然后手指在烟盒底部轻
轻叩了三下，李大爷知道，那是朱伯群在向
他发出“安全”的信号。

随后，朱伯群将香烟分给执勤的两个
盐警，“没有问题就让他们两个快点滚，我
们继续玩牌去。”

血染归乡路
有惊无险，李大爷和宋小盐两人快步

离开哨卡。眼看家乡兴隆村就在前方，紧
绷的心弦刚刚松下，两道黑影却猛地从路
旁树林中蹿出！

为首的是个戴黑帽的长官，眼神犀
利。他举着手电筒，直射宋小盐的脸：“这

么晚，干什么的？”
李大爷见势不妙，急忙挡在宋小盐的

前面说：“长官，我们是兴隆村的。”黑帽
子长官瞪大眼睛，“我问他，没问你？”李
大爷解释说：“他是哑巴。”黑帽子长官根
本不听，用枪口顶住李大爷额头吼：“那
你说，你们挑的是什么？是不是贩卖盐、
药、布的？”

李大爷连连摆手否认。黑帽子长官又
夺过挑山棍掂了掂，“这根棍子是谁的？为
什么这么重？”

“我的，我的，”李大爷连忙说，“用久
了，汗渍浸的……”

话音未落，黑帽长官抡起竹棍就朝路
边石头砸去。咔嚓一声，竹棍弹起，竟未断
裂，但内部藏盐的秘密眼看暴露！

电光石火间，李大爷猛扑向前，抓起扁
担狠狠向黑帽子长官的后脑砸去，随后又
重重地将另一个“白狗子”推进水沟里。他
大声喊道：“小盐，快跑！快跑啊！”

宋小盐瞬间惊醒，捡起挑山棍就朝山
下冲去，而为了引开“白狗子”，李大爷则朝
小水塘方向跑。

由于天黑路小，水塘边坑洼较多，年过
六旬的李大爷摔倒多次，很快就被追上。
黑帽子长官怒不可遏，拔出手枪……

“砰！砰！砰！”
三声枪响撕裂了寂静。李大爷倒在了

血泊中，手中还紧紧攥着一块石头……
正在狂奔的宋小盐，听到了枪声，也

听到了一声短促而沉闷的水花响声。他
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泪水与汗水混在一
起，却不敢停下，只是朝着苏区的方向，拼
命奔跑。

挫折使人成熟，磨难坚定信念。因为
朱西北和李大爷的牺牲，宋小盐最终成功
将食盐送到了苏区。此后，他继续奔波在
这条充满危险的盐道上，成为“十万挑夫”
中坚定的一员。

非常可惜的是，1933 年 10 月，宋小盐
也牺牲在从广东返回兴隆的途中，他的挑
山棍里，还存着未来得及交付的、雪白的
食盐。

如今，定南的一些古老盐道早已湮没
在荒草中，但当地老人仍会指着山涧说：
月圆之夜，能听见挑夫们的脚步声。那就
是当年十万双草鞋，踏过石板路的回响；
是无数无名英雄，用生命踩出的、永不消
逝的脉搏。

（本文根据《创建中央苏区秘闻》中的
“苏区干部关心群众柴米油盐纪事”“苏区
干部清正廉洁的故事”等内容改编）

李大爷和宋小盐机智闯过盐哨。 （AI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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